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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那些日子，那些事
■   机械系 铸 8  |  ⻩黄⻘青⼭山

那些⽼老老师 

清华的老师大多有着鲜明的个性，

或严厉，或宽松，甚或有些淘气。

当时的专业教研组有几位学部委

员。有一位是大名鼎鼎、兄弟皆为学

部委员的柳百成教授。记得上柳教授

的课时，班里有位同学偷偷看着小说。

被柳教授发现之后，硬是被赶了出去，

曰：“上我的课，你必须要专心听，

不听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你可以不来，

我不会点名，也不会因为你不上课扣

你的分。但你来了，你就必须认真听

讲。”而吴教授的脾气更大。做实验

的时候，我拿电子天平称了个重物，

被吴教授看见，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

骂：“这个是精密天平，精确到毫克，

能称这么重的东西吗？”莫名其妙、

觉得委屈的我反驳着，说我看了说明

书，结果引来吴教授更狂暴的批判，

双手挥舞着，让我有一种随时会挨揍

的感觉。这个时候，带我做实验、已

经是博导的老师，悄悄地拉了拉我，

低声跟我说“老头子是我的老师，他

骂你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就随便认个

错吧”。

最宽松的老师，当属英语课。也

许是课上得太平淡，时常有大量的同

学缺课。而老师点名的方式，则非常

奇特，点到一位没来的，就自己找个“生

病了”之类的理由放了过去。

最严厉的老师，则是教《理论力学》

的老师。期末考试，班里有两位同学

的卷面成绩一模一样。成绩一样不稀

奇，凑巧的是卷面错误也一模一样，

结果两个人的总评成绩为零，还报到

班主任那里要求处分两位同学。消息

传来，班里群情激昂。因为该课考试

时，两位同学正好一个在第一排，一

个在最后一排，而交卷则是由老师统

一到位置上收，显然没有作弊的可能。

经过全班同学的联名申诉，课任老师

才不再追究。

有点淘气的老师，是专业课的林

老师，海归博导。林老师的课，平时

并未觉得特别，但期中考却令人大出

意外。考题看着都熟悉，但就是不会做。

考试时间结束交卷，同学们的脸色都

异常沉重。而当考卷发回手里时，几

乎每一个同学都是一声叹息。看着班

里低沉的气氛，林老师说话了“同学们，

这次考试，让我很意外，大家都考得

不错Ǆಖӣǖຫࣆݒӕǅ！更让我意

外的是，有一位同学考得非常好Ǆಖӣǖ

ຣǛǅ，考及格了Ǆಖӣǖݴࡗକǈ

փټኄටڦǅ！你们不要在乎这

个成绩，这个考卷，是麻省博士专业

课程考试的考卷ǄಖӣǖA'%$&ǈ

，ǅ，你们能考成这样ڦᆶኄᄣට࣏

很不容易。这次期中考的成绩不计入

总评。”大概是因为期中考的缘故，

大家都特别认真对待这门课。令同学

们大跌眼镜的是，期末考题异常简单，

考个 90 分都算是低分了。

最没有原则的老师，大概要属

《电工学》老师了。刚刚从美国回国

任教的这位老师上课时总带着英语，

还经常向同学们请教某个名词的中文。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哀鸿遍野，近

2/3 同学不及格，最高分 80 多，最低

分 30 多。经同学们苦苦哀求，该老师

大笔一挥，30 多分的直接加 30 分，

40 多分的加 20 分，50 多分的加 10 分。

最亏的是考 60 分的，原本成绩能排在

前 10，这回变成最后一名。

最值得感谢的老师，一位是班主

任李老师，另一位则是高志老师。入

学第一学期，李老师得知我脚后跟有

个伤口感染一直未能痊愈，当时就从

家里找来了一堆外伤药。到了大二以

后，又张罗着帮同学们找勤工俭学的

机会。机械厂的勤工俭学以及后来帮

李老师制图的补贴，对家境贫寒的我

无疑是雪中送炭，让我的大学生活不

至于因囊中羞涩而节衣缩食。

偷菜 

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那么早，校

园的冬夜总是显得那么漫长。晚自习

结束，寒冷让我们更加饥肠辘辘。这

个时候，如果能有一份冒着热气的夜

那些⽇日⼦子，已渐渐远去；那些事，仍历历在⽬目。离开魂牵梦系的清华园已近 20 年年，

渐⽣生捡拾拾失落记忆之⼼心，只为那些曾经的点滴。



155

宵，该是多么的温暖？

在 7 号楼的三年，夜宵多以泡面

为主，偶尔去宿舍隔壁的“大学生之家”

吃个馅饼、喝个蛋汤改善一下生活。

搬到 28 号楼之后，吃腻了泡面、离“大

学生之家”也远了，但 28 号楼的好处

是有阳台。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宿舍

都在阳台上放着一个煤油炉。泡面煮

着吃，可比泡着吃强多了，要是再打

个蛋、放上点大葱大白菜那简直就是

人间最美的佳肴了。

有理想，就得有行动，龚本顺同

学立即付诸行动。每到要煮泡面的时

候，龚本总会消失一段时间。回来的

时候，满脸神秘地拿出一颗大白菜、

几根大葱，闪到阳台上忙碌着。不久，

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泡面端了进来，闻

着香味我们满眼放光地围了过去，有

滋有味地吃着。

那阵时光，龚本顺就跟我们的保

姆一样，保障着全宿舍的夜宵，不仅

有泡面，间或还有大葱炒鸡蛋。偶尔

不好意思的我们也会问到哪里弄的大

葱大白菜，但龚本顺总是一脸神秘。

后来我们才知道，冬天的时候学生食

堂的大葱大白菜都放在外面。

不知道，龚本顺同学现在在家里

还是不是做饭的一把好手。

⾜足球 

大二下学期伊始，班主任李老师

就说，希望大家本学期继续认真学习，

不要因为世界杯、亚运会影响了学业。

不知道世界杯为何物的我心里暗暗想

着，到底世界杯有什么魔力值得李老

师这么一本正经地告诫我们？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紧张的期末

考试即将来临。一个听起来激动人心

的消息在同学之间传播着，大礼堂前

的草坪上将有世界杯开幕式的大屏幕

直播，而一教也将全程开放供同学们

收看世界杯比赛。那是一个周六的晚

上，懵懵懂懂的我跟着岑崇来同学来

到了大礼堂前，挤进人头攒动的草坪

上。随着 To Be Number one 激昂的

旋律响起，本来只是凑个热闹的我没

来由地跟着人群激动起来。一声哨响，

屏幕上的人们跟着皮球奔跑着。我的

耳边，欢呼声、叫好声、叹息声、咒

骂声此起彼伏。待到比赛结束，崇来

同学仍然不肯离去，愣愣地看着屏幕，

声讨着喀麦隆无耻的龟缩、米拉大叔

狡猾的偷袭，扼腕着阿根廷的失败、

马拉多纳的无奈。

此后的每一天中午，我都会跟着

崇来或是佳平来到一教，一场一场地

看着，逐渐熟悉了戈耶切亚、卡尼吉

亚、巴乔、多纳多尼、巴雷西、曾加、

莱因克尔、加斯科因、古力特、巴斯滕、

伊基塔、马特乌斯、克林斯曼……，

知道了什么叫越位、任意球、点球……

从此以后，英超、意甲、德甲、

欧冠、欧洲杯，有球必看，本是球盲

的我成了有球必看但不踢球的伪球迷，

直到现在。

大三开学不久，亚运会来了，中

国足球队的比赛自然是要看的。国庆

节晚上，水房里人山人海，个子本就

不高的我站在人群的后面，怎么都看

不到电视上的画面。回头一看，洗衣

台上还有空间，双手按住台面爬了上

去。没想到手一滑，小腿贴着台面边

缘滑了下去，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惦记着比赛，

而且私心里以为，拿下泰国还不是小

菜一碟？随着比赛的进行，疼痛渐渐

远去。随着终场哨声响起，人们回到

宿舍愤怒地敲着脸盆饭盒，往窗外砸

着东西，而我小腿上的疼痛再度袭来，

低头一看，血迹斑斑、白骨森森。伤

痕至今仍在，这是中国足球留给我刻

骨铭心的记忆。

后来，国足们输掉了许许多多该

输不该输的比赛，而我再也没有勇气

观看毫无输球底线的国足比赛。直到

大五下学期，因毕业设计出差一汽，

被旅馆同屋排山倒海般呼噜声吵得无

法入眠的我，想着今晚对也门的比赛

总不会输了吧，于是打开电视看了起

来。怎么也没有想到，又是一个 0 比

1，失望至极的我彻夜无眠，再度痛下

决心不看任何国内的球赛。

至今，我仍是什么球都看，除了

中国足球。


